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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之城

大海的长臂将城市揽抱
以海浪的方式轻轻拍打，那是
这座城市发出的均匀呼吸
而台风，每年总是不请自来
岸滩上挤挨站立的红树林
又以铜墙铁壁之态，让台风
无隙可乘，然后
慌不择路而逃

每天晨昏，这里都上演撼人心魄一幕
那么多的海鸟——却没几个人
能全部叫出它们的名字
它们以无人机起降的姿势
高飞或低翔，嗡嗡作响
日出或落日，用一支长焦镜头
捕捉了最佳视角

潮涨时分
红树的柔软枝叶纷纷垂入海水中
像是在将一头秀发，轻轻漂洗
潮落时分
蟛蜞，跳跳鱼，招潮蟹，蛤蜊……
船队归港一样，从林子里蜂拥而出
爬上岸滩、海堤，甚至十里观海长廊
与游人和市民亲近、逗耍

不知是红树林包围了海岛，还是
海岛包围了红树林
环绕城市分布的几座海岛
远远望去，像一块块令人羡叹的绿翡翠

红嘴鸥：每年的来访者

都说这座城市没有冬天
自北而来的房车，挤满海边空地
看海，看日出，看远处停泊的舰船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鸥准时归来
不早不迟，像是跟谁有着约定
成为这座海滨城市客厅
最尊贵的客人

她们在海边无所顾忌觅食
在冬日阳光下同市民悠闲散步
或是绕着游人盘旋，甚至
大胆栖上他们的肩膊
喙上那一朵鲜红，奖章一样耀眼
没有谁能够摘走

第二年开春
那些大大小小房车陆续离去
红嘴鸥也开始告别这座城市
都在期待下个冬天，不约而同地相遇

渔人码头

在这里可以望海，望渔船，望港口
还可以望远处的
几座海岛

每天都有人从这里登上渡船
到对面那个海岛去
每天都有人摇着小艇舢板
在码头和远处的鱼排间来回穿梭
每天，挤满整个码头的鱼摊档
比城里那条著名的海鲜街
还热闹

你却感受不到
那些渔民深夜出海穿越风浪的目光
那些渔网捞起星光时的沉重和激动
那些从码头上大步流星，回到
海边的自建洋楼里，躺下时
发出的海啸般的鼾声

每座海岛都有诗意

星星是不是绿的，掉进海水里
便长成了一座座绿岛

“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起个温暖的名字”
是诗人海子面朝大海时的想法

调顺、特呈、南三、东海、东头山
仙裙、六极、和安、冬松、北莉……
一定很早就有诗人来过这里，这些海岛
都有着一个个诗意的名字

大学士解缙来到这座城市，写下
“风送潮声平乐去，雨飘山色特呈来”
那年，省里一批诗人到了仙裙岛
有人也写下：如果我穿上仙女的裙裾
我也想留在这里……

前年，过琼州海峡去海南
我在一座叫罗斗沙的海岛上停留
我没有种下诗句，却栽下一棵树苗
我想等树苗长高大了，也给它起一个
温暖诗意的名字

海滨城市（组诗）
■ 邓亚明

人生的景致，到了某个年岁，便多是由
儿女的生命牵引而出的。这一次的广西容
县之行，便是如此。我们是沾了孩子的光，
以“家属”的身份，嵌入了他们单位组织的
旅行队伍里。这身份，让我们这两张虽不
再年轻却也不算衰老的面孔，混迹于一片
青壮的朝气之中，非但不觉得突兀，反生出
一种被青春潮水温柔托举的、新奇而温暖
的慰藉。

我们这一大巴车，四十多人，是一个热
闹的小社会。有孩子那些风华正茂、步履
轻快的年轻同事，有叽叽喳喳如同初生雀
儿般的孩童——大的奔跑追逐，小的尚在
父母怀中咿呀学语。而我们这些“老家
属”，便在这由血脉与职场交织成的奇特缘
分里，开启了一日的旅程。

晨光尚在云翳后酝酿，我们已如约汇
聚。化州总行、北岸车站、石湾高速路口，
一个个站点，像一个个音符，我们这些散落
的音符合成了流畅的旋律，汇入那辆牌号
为KP8927的旅车。车行平稳，将岭南熟悉
的田畴与屋舍渐次揉碎，抛入身后渐浓的
雾气里。导游吴姑娘的声音清亮亮地，将
一日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我的心
思，却像一只先行的鸟，早已掠过百里的路
程，落在了那座名为“真武阁”的古建筑上。

容州的古城墙在眼前静静铺展。青灰
色的砖面上布满深深浅浅的痕，那是岁月
用最钝的刀，一寸寸刻下的年轮。

我们沿着墙根缓步走着，脚步声不自
觉地轻了下来，生怕惊扰了那些在砖缝里

打盹的旧时光。
拐过弯，真武阁蓦然出现在视野里。

它朴素得惊人，通体只是青灰色，临水而
立，一言不发。像一个看淡了荣辱的长者，
只是静默地站在那里，就让四周流动的时
光，陡然变得沉静、可触。

真正走到它脚下，才懂得那份“向往”从
何而来。真武阁楼高三层，木梯又窄又陡，
仅容一人小心上落。为保护这座古建，游客
需分批登楼，每批不能超过二十人，而且必
须等前一批人全部下来，后一批才能接上。

我们一行四十余人，渐渐融入了来自各
地访客的队伍里，汇成一条更长的、安静的
人流。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喧哗，大家都
像在等待某种仪式的序曲，缓缓向前移动。

起初心里那点躁动，渐渐被四周的安
宁抚平了。连平日里最爱说笑的年轻人，
此刻也都垂手静立。长长的队伍缓缓向前
挪动，不像在排队，倒像去谒见一位沉睡的
先贤。我们都怀着同样的心思：别惊醒这
座楼阁做了四百年的长梦。

说来也怪，这慢下来的等候竟让我心
头一动。从当年攥着粮票、一寸寸往前挪
的日子，到如今万事求快的年头，我们这代
人骨子里既记得等待的滋味，也学会了追
赶的匆忙。此刻在古阁前重新排起长队，
倒像是遇见了年轻时的自己——在这停不
下来的时光里，硬是偷得了一段可以理直
气壮慢下来的辰光。

终于踏上那被岁月磨得温润的木梯，阁
内幽暗，空气中浮着老木沉静的香气。我仰

头望去，目光沿巨柱向上，最终停在那个悬
空的奇迹上——四根内柱悄然离地，全凭纵
横交错的木构件彼此支撑、勾连。没有一枚
铁钉，只有榫与卯的缜密对话，严丝合缝得
仿佛它们本是一体，从最初便如此相依。

四百多年的风摇雨撼、地动山摇，都未
能让它散架。它就这么悬空着，平衡着，以
一种看似惊险、实则无比稳固的姿态，存在
着。这让我想起，它常与中国那些声名显
赫的飞檐楼阁一同被后人追忆。然而，黄
鹤楼、滕王阁等，早已在历史的烽烟里几度
倾颓，又几度重修，如今的雄伟，虽是旧时
风貌的再现，终究已是崭新的肌体。唯有
眼前这座真武阁，从明朝的风雨里一路走
来，从未被推倒重建，始终保持着最初的骨
骼与魂魄。

立在真武阁的梁柱间，昏暗中仰首，整
座阁楼的骨骼便在眼前舒展。它不需彩绘
金妆，灵魂自在木与木的相依中吐纳。悬
柱倚着横枋，榫头含着卯眼——这满阁的
木头，都在说着最朴素的道理：你撑着我，
我护着你，如此便是完整。

我们又何须追逐光亮。要站稳时就挺
直腰杆，要扎根处便咬紧泥土。几十年风
雨来去，在身上结了痂，心里却磨实在了
——人这一生，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一块沉
实实的石基。

这趟“沾光”之旅，原是给中年惶惑的
心寻个落处。真武阁始终静默，临走时，那
悬柱笔直的影子与指尖木质的温凉，却已
成了心中度量的准绳。

真武阁的沉默 ■ 劳小颖

还记得小学那会儿学《桂林山水甲天
下》这篇课文时，刚毕业的李老师让我们闭
着眼睛听她朗读。她轻声念着：“漓江的水
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
我们闭着眼，仿佛真的听见漓江水在耳边
轻轻荡漾。

从那以后，桂林的山水就深深地烙印
在了我的脑子里，一闭眼课本上那些青山
的影子就在眼前晃悠，耳边总仿佛有漓江
的水声在回响。

心有所念，必有回响。2009年暑假，同
事约我一起去桂林玩，大家一拍即合二话不
说就订了前往桂林的火车票。坐了将近十
个小时的火车，天擦黑的时候终于抵达了这
座闻名的山水城市。看着眼前这片心心念
念的山水，心里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

排队买了票上了游船，头一回亲眼看见
漓江，感觉特别奇妙——课本里的山水一下
子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那些尖的、圆
的、层层叠叠的山绿得发亮，就像突然从地
里钻出来似的；水呢碧绿碧绿的直漫到天边
去，活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绿色颜料盘子，
泼得到处都是。看着眼前的奇山异水，《桂
林山水甲天下》的课文内容一一与眼前的美
景重叠。我急忙举起相机，一阵不停猛拍，
生怕一不小心错过了眼前的美景。

返程后，忙于工作，奔波于生活，再没
有机会重返桂林，那片山水便暂时地封存
在了脑海中，只在午夜梦回时才在脑海中
轻轻回荡。

今年的小升初考试，大儿子获得了较好
的成绩。为了犒赏大儿，妻子提议，开学之
前，我们一家来一趟桂林山水之旅。这个建
议瞬间唤醒了我对那一片山水的思念——

时隔多年，梦里的那片山水是否美丽依然？
说走就走，我们驱车狂奔四百多公里

来到了兴坪古镇。可惜天公不作美，抵达
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迫不得已，我们
就近选了江边的民宿落脚，只等第二天天
亮了再游漓江。

这一次，妻子提前做了攻略，知道桂林
山水精华段就在兴坪朝板山至九马画山之
间。而且，要想完美地欣赏桂林山水的美
景，最好的游览方式便是坐竹筏游漓江。
于是，我们委托民宿老板帮忙购买了竹筏
的船票。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我们就直奔朝板
山码头。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
顺利地登上了竹筏。竹筏还是以前竹排的
旧样子，只不过座位的上端多了一顶遮阳
的帐篷，筏尾多了一台小电机。人站上去，
筏身直往下沉，浮浮沉沉之间，江水不时地
在竹筏边轻涌。随着小电机的轰鸣，竹筏
一路划开水面，带领着我们滑进青山的倒
影里。

筏行不远，筏夫忽然出声：“快看，前面
就是二十元人民币背景了！”我们赶紧翻出
20 元纸币——比照，怪哉！人民币上的背
景竟和眼前的活山水严丝合缝！在这一
刻，背景图上的山水仿佛在风里突然活了
过来，在水光竹影里动了起来。霎时，四周
的咔嚓拍照声响个不停，更有甚者，有的游
客倒转身子，背朝景点，硬是把自个儿塞进
了二十元背景图里。

筏子一路前进，筏夫不断出言提醒：
“快看，那是被誉为漓江五大美景之一的
‘黄布倒影’；那是传说中的‘七仙女下凡’
的落脚处；那是‘罗汉晒肚’的高台。”在筏

夫的指引下，我们凝神观看，一一结合名字
展开想象，不停地发出感叹声！

筏行至一处江面，电机的轰鸣声忽然戛
然而止。筏夫利索地在江中停稳了竹筏，水
波轻吻着竹筏，不停地发出“啪嗒”声。他伸
手指向对面江岸高耸入云的巨壁：“那就是

‘九马画山’了！传说中，能找齐九匹马的人
便能高中状元。小朋友，快试试你们的才
智，看看能否找出九匹马来？”

大儿小儿听了，顿时来了兴趣，争相仰
着脖子在前方石壁上寻找了起来。不一会
儿，两人便低声数了起来：“一匹、两匹、三
匹……八匹，咦，还有一匹马的身子藏哪里
去了呢？”筏夫听了嘿嘿直乐，黝黑的脸上
满是狡黠：“瞅准喽！昂首长嘶的是头马，
撒蹄奔跑的是次马，低头饮水的是三马，山
坳里还藏着半截身子的是四马……”被他
一一点明，前方的那片石壁仿佛活了过
来！各种各样的马，顿时活灵活现，马蹄
声，嘶鸣声，响成了一片。

回程时，筏夫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掌
舵。筏行得极缓，仿佛不忍惊扰这山水清
梦。江面上波光粼粼，如碎银般闪烁。山
腹间偶尔传来一阵阵鸟鸣，声音清脆悦耳。

大儿子忽然轻声朗诵了起来：“漓江
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
动……”我心里一震，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李
老师朗读《桂林山水甲天下》时的情景，那
温柔的嗓音仿佛穿越了岁月，伴随着眼前
的山水，轻轻地在耳边回响。

原来，那片山水从未远离，它从泛黄的
课本中缓缓流出，流经青春年少的憧憬，如
今又悄然漫入年幼孩子的眼眸，静静地在
每个遇见她的孩童的心田里流淌。

那一片山水
■ 蓝青

韩小倩一边跟踪，脑中一边飞速运转：罗
为民一个寻呼就能让陈桂撇下会议匆忙赶
来，在贩毒组织里，罗为民很可能是陈桂的上
线。从两人刚才边走边谈的姿态也能看出，
罗为民是发令者，陈桂是听命人。她心中一阵
激动——看来今天意外捞到了一条“大鱼”。

或许是遗传了父亲韩劲的侦查天赋，韩
小倩在罗为民和陈桂分开后果断决定，放弃
跟踪陈桂，转而紧盯罗为民。她付了双倍车
费，请出租车司机通过车载调度叫来另一辆
白色出租车，利落换乘后继续追踪。

只见罗为民步行至一家农行储蓄所门
前，故作随意地四下张望片刻，随即闪身钻
入一辆停在路边的日产“大霸王”。车子在
街巷中七拐八绕，最终来到市文化广场入口
处的公用电话亭旁停下。罗为民下车后绕
着电话亭转了一圈，才走进亭内拨打电话。

而韩小倩正屈身扒着那辆白色出租车的
车窗，只露出一双明眸死死盯着他的一举一
动。就在她焦急着不知该如何靠近电话亭探
听时，罗为民却很快挂断电话走了出来。

他回到车上，再次驾车兜转，又来到了
江南状元书斋店门口。这家店专营文房四
宝，位于江南市著名的文化街上。韩小倩
让司机将车停在斜对面，目不转睛地观察
着书斋店门口的情形。然而令她万万没想
到的是，过了一会儿，一辆宝马驶来门口处
停下，车上走下一个穿花衬衫、牛仔裤的男
子——其形象极似欧光华。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欧光华
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坏蛋”，终被毒贩孙
丹纳入麾下。年初孙丹亲自潜回江南市组
织大规模毒品销售会议，却以失败告终。
事后她反思，主因在于公安机关内部没有
关键内应。于是她出重金在全国各分销点
物色江南市公安核心人员，香港分销点因
走私毒品与汽车是同一伙人，便向孙丹推
荐了治安支队长欧光华。孙丹一抛来“鱼
饵”，信奉“金钱至上”的欧光华便立马上
钩，成为了孙丹的秘密内应，代号“阿狗”。

不过，孙丹虽将“阿狗”交给罗为民使

用，但并未向罗为民透露这位“阿狗”的真
实身份。两人平常仅以“阿狗”和“老板”这
两个代号，通过书信、电话和寻呼联系，只
在万分紧急时才被允许会面。

罗为民这天可谓坐立不安。刘宏宏身
份暴露、案件由国安移交公安的形势，如一
颗炸弹悬在他心上。再加上近期要接收的
巨额毒品，种种不祥的预感如影随形，搅得
他心神不宁。

就在这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想起了
一周前妻子孙丹传来的那条消息：江南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长罗为斌，很可能是他失
散多年的亲侄子。这消息让他欣喜若狂
——苦苦寻觅数十年的弟弟，终于有了线
索。多少个夜里，他对自己说，只要能在有
生之年见上弟弟罗笑民一面，看看他的儿
女，这辈子就算死也无憾了。他立刻将查
证罗为斌身份的任务交给了“阿狗”。

由于罗为斌的档案属于国家级机密，
即便欧光华有“包打听”的本事，获取的资
料也是零零碎碎。罗为民心急如焚，一天
一催。欧光华被催得没办法了，只能花大
价钱买通人事处档案室新来的辅警，才成
功拿到了罗为斌完整的个人档案。欧光华
正打算向“老板”汇报，却先接到了会面指
令，这才有了韩小倩目睹的这场秘密接头。

在书斋店的品雅轩里，罗为民和欧光
华两人一照面都吃了一惊——他们几年前
就通过张松东相识，还常在各种饭局上碰
面。为稳妥起见，罗为民率先出声，报上了
接头暗号，欧光华对答如流。

双方都亮出了底细，罗为民便直截了
当地问：“罗为斌的档案拿到了吗？”

欧光华没有答话，只是从牛仔裤口袋里掏
出一页纸条和一张二寸黑白照片，递了过去。

罗为民先接过照片，双手不禁颤抖起
来，喃喃自语：“这是笑民弟啊……”他迅速
展开纸条，几行手写钢笔字映入眼帘：

罗为斌，男，汉族，生于1964年1月3日。

籍贯：辽宁省丹东市天华山八里屯。
家庭成员：

父亲罗笑民，生于1933年 6月 24日；

1949年2月入伍，为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九连
三排一班战士；1962年10月参加对印自卫

反击战，荣获一等功；1967年2月18日，追

捕抢劫歹徒英勇牺牲。
……
看到这里，罗为民已泪流满面。日日

思念、夜夜梦见、苦苦寻觅的亲弟弟，竟早
已阴阳相隔！五十多年来的殷切期盼瞬间
化为泡影。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瞪大双
眼对着欧光华厉声喝问：“这是真的吗？！”

欧光华吓得后退两步：“这……这千真
万确啊。”

这一刻，罗为民脑中一片空白，原本约
见前想与“阿狗”商议的要事，一点也想不
起来了。他茫然地望了望桌面，欧光华即
刻会意，双手递上两张纸巾。罗为民在脸
上胡乱擦了两下，然后将纸团狠狠摔在地
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书斋店。

一直坐在出租车副驾上的韩小倩，看着
罗为民垂头丧气地独自走出来，径直走向他
那辆“大霸王”。不一会儿，车子便向前驶
去。韩小倩不假思索地吩咐司机跟上。

跟了几分钟，她忽地一拍脑门：罗为民
不过是个退休老头，他的威胁哪比得上公
安局在职的治安支队长欧光华？糟了，自
己应该盯住欧光华才对！她急忙指挥司机
掉转车头往回开，就在此时，欧光华那辆宝
马车迎面驶来。

身为职业警察的欧光华打了个激灵：这
辆白色出租车刚才不是停在书斋店对面吗，
怎么又在这儿掉头？心生疑惑之间，出租车
车头转过，他一眼认出副驾座位上那张漂亮
的脸蛋，正是师傅韩劲的女儿韩小倩。

因近来江南市走私汽车猖獗，街上的
奔驰宝马并不少见，韩小倩一时看漏了眼，
并未发现欧光华那辆宝马已经与她错行而
过。这个疏忽，差点让善恶分明、正直单纯
的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欧光华很是机警，迅速回想起：自己到
达书斋店时，这辆白色出租车就已停在街

对面，说明韩小倩是在跟踪罗为民；刚才她
掉头前，应也是在跟踪罗为民。这下突然
掉头，恐怕是临时决定改为跟踪自己。于
是，他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金蝉脱壳”。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开今天上午通过
特殊渠道搞到的“小灵通”手机，拨通了治
安支队值班室，命令值班员找辆警车开到
公安大院门口东侧，并备好一套警服放在
车上。他赶到后快速换上警服，驾驶警车
直奔韩劲家楼下，停好车便快步上了四
楼。进门后也不寒暄，直接摆开了棋盘。

欧光华坐在棋盘前，目光落在楚河汉
界上。他从小就对象棋有天赋，警校那几
年还常去省集训队观摩切磋，回到江南市
后，能与他真正过招的人屈指可数。师傅
韩劲也爱下棋，只是以往对弈时，欧光华总
会不着痕迹地拿捏分寸，让局面保持在互
有输赢之间，看起来像是棋逢对手，精彩不
断。韩小倩偶尔也会凑过来观战，安静地
站在父亲身后当观众。

但今晚不同。欧光华不再留手，一开局
便使出看家本领：双重炮瞄准五路，双车牢
牢控住仕线，二路马直扑卧槽。同样的布
阵，他连用三局，每一局都在极短时间内将
韩劲逼入绝境。直到第四局，他才恢复平日
起象局的温和步调，与韩劲陷入胶着缠斗。

这时，韩小倩开门回来了。见到穿着
警服、正全神贯注与父亲对弈的欧光华，她
顿时呆若木鸡。心想：刚才在书斋店看到
的，也许不是欧光华？为验证判断，她迅速
平复心情，像往常一样轻盈地走到两人中
间，笑着问：“你们师徒战况如何？”

韩劲刚好炮五进四，大喝一声：“将！”
随后才摇摇头叹道：“今天邪门了，连输三
局。”欧光华低着头，装作深思，没有吭声。
韩小倩暗忖：父亲和欧光华往常对弈，每局
至少半小时，有些精彩对局甚至要两小时
以上。从时间推算，在书斋店前看到的应
该不是欧光华。她暗暗庆幸——还好自己
没有误报“军情”，冤枉了人。

当晚送走欧光华后，韩小倩向父亲汇
报了陈桂与罗为民会面的事，并推断他们
近期会有大动作，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欧
光华，完全略过了他疑似同罗为民先后出
现在书斋店的这一点线索。

书房里，韩劲神情严肃：“你的推断没

错。我们已接到情报，国际毒贩将在山东烟
台与我市毒贩进行大宗交易。据掌握的情
况，你们厂正要在烟台采购大批苹果，这绝非
巧合。”他揉了揉眉头，“考虑到你对树脂总厂
的人事较为熟悉，组织决定派你明着去参与
采购，暗中配合公安机关将毒贩一网打尽。”

从小嫉恶如仇的韩小倩闻言激动道：
“谢谢爸爸！我一定完成任务！”

韩劲对女儿的胆识颇为赞许，颔首叮
嘱：“毒贩毫无人性，你必须时刻注意安
全。禁毒支队中队长李河会全程配合你，
在烟台期间，你绝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
等女儿认真点头，他继续道：“为了掩盖此
行的真正目的，明天你要先说服龙涛明，让
他以工作需要安排你去烟台。能做到吗？”

韩小倩略一思索，果断应道：“我能做到！”
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接威海，西邻

潍坊，西南与青岛毗邻，北临渤海、黄海，与辽
东半岛及日韩朝隔海相望。孙丹与罗为民选
定的交易地点，正是烟台北部的芝罘湾港区。

齐鲁大地人文荟萃，曾有《芝罘赋》描
绘这862平方公里的古韵：“泱泱芝罘，郁郁
人文，扼黄渤之门户，踞胶东之海疆……”
然而今夜，芝罘湾的宁静美好被悄然打破。

公海上一艘走私巨轮的甲板上，重型
起重机将三艘快艇缓缓吊放海面。一艘满
载毒品，另两艘护卫左右，呈倒品字形趁着
夜色驶向崆峒岛海域。

很快，一艘巨型渔船从崆峒岛渔场扬
帆起航。快艇与渔船会合后，双方紧张接
洽、验货、移仓。货主沙坤的手下波德文在
现场接通电话，得知老板已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收到货款，便欣喜地驾快艇原路返回。

而巨型渔船的暗舱里，静静堆放着十
大箱标有“洗发水”字样的货物，其实箱内
装的全是高纯度海洛因。舱口舷梯旁，孙
丹的贴身保镖迈克正用生硬的普通话，同
来烟台采购苹果的陈桂商量，如何将这些

“洗发水”安全转移到运送苹果的货车上。
陈桂听得连连摇头：“迈克，你说的那

是老方案，现在行不通了。公安已经盯上
我，你说把‘洗发水’混进装苹果的车里，还
能安全吗？”

原来，在陈桂抵达烟台前，欧光华就已
密报罗为民：禁毒公安已然把他们二人列
为怀疑追查的目标了。

第六十四章
◎小说连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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